从阮元的一首七言长律看当代古籍的标点问题

    后人点校古籍，因诗词多典故，晦涩难懂，且囿于自身水平所限，多采取“藏拙”的手法，回避问题，将难点留给读者；也有人无畏无惧，不自量力，致使古籍点校的水平多不尽如人意，标点纰缪甚多。1993年，中华书局点校出版了清代著名学人阮元的《揅经室集》。现试举《揅经室集》中一首七言诗加以评驳，并摘出难点予以校勘。

    阮元，字伯元，号云台，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名臣，集著作家、刊刻家于一身，在经史、校勘、数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被尊为一代文宗。

    阮元的这首七言诗《题陈迦陵先生〈填词图卷〉》源于一幅名画《迦陵填词图》。明清时期，“男风”盛行，此画为康熙十七年（1678）僧人释大汕所绘。画中反映的内容为迦陵与被冒襄豢养于奇山异水之水绘园梅花别墅的优伶徐紫云之间的“断袖”之情。对此，不仅有专门的诗集应运而生，而且题赠之作亦不绝如缕，朱彝尊、洪升、蒋士铨、翁方纲、阮元等103人曾题咏于上。标题中的主人公陈迦陵，即清代著名词人、骈文作家陈维崧，著有《湖海楼文集》（六卷）。

    以下是中华书局点校本《揅经室集》所载七言诗的标点（原书为竖排，以竖排说法为准）：

    闻道元龙气最豪，平原绣像喜相遭。

    乌丝细压襕边字，火色频添颊上毫。

    阳羡书生钩党在，维摩天女借禅逃。

    江山一曲周 郎 顾，丝竹中年谢 傅 陶。

    名士竞题黄绢妇，清班不藉鬰轮袍。

    歌喉井水新争柳，扇面烟花旧恨桃。

    酹酒墓田依壮悔，吹箫园馆记如皋。

    词人那识东林意，湖海楼原百尺高。

    诗的首句，“元龙”指三国时期的陈登，为“元龙高卧”、“元龙豪气”、“元龙湖海（气）”的变体形式，典出自《三国志·七·魏书·吕布臧洪传》：“陈登者，字元龙，在广陵有威名……后许汜与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坐，表与备共论天下人，汜曰：‘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平原绣像”，典出自唐·李贺《浩歌》：“买丝绣作平原君，有酒惟浇赵州土。”“平原”指战国时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意为用丝线来绣平原君，表示对平原君的钦慕。此句暗指作者遇到上述名画的激动心情。显然，点校者将“平原”误认为是字面意思的所谓平畴原野，“平原”系人名，其下应加横线。左旁应加竖线（竖排，下同）。

    第二句，“襕”应作“欄”。“乌丝”指印有或画有黑或红条格的笺纸，专门供书写之用，后人称之为“朱丝欄”或“乌丝欄”；乌丝亦或兼指迦陵之词集《乌丝词》。“火色”系“鸢肩火色”的省略语，典出自《旧唐书·马周传》：“吾见马君论事多矣……然鸢肩火色，腾上必速，恐不能久矣。”意为像鹰之飞扬双肩上耸，如火之腾焰面呈红光。“频添颊上毫”是“颊上添毫”的变体形式，典出自《世说新语·巧艺》：“顾长康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顾曰：‘裴楷俊朗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后人用来形容叙述生动，描摹逼真。此处指画中人物栩栩如生。

    第四句，点校者将“周郎顾”、“谢傅陶”分别点校成各三个历史人物。读者固然迷惑，而标点者恐怕也未必能确切指实这六个姓氏究属何人。实际上，“周郎顾”应标点成“周郎顾”，“谢傅陶”应标点成“谢傅陶”，上下句均是主谓结构。周郎指周瑜，“顾”为谓语动词，意为回头看，典出自“曲有误，周郎顾”。谢傅指谢安，世称谢太傅。“丝竹中年”典出《晋书·王羲之传》：“谢安尝谓羲之曰：‘中年以来，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顷正赖丝竹陶写。’”后因谓中年人以丝竹陶情排遣哀伤为“丝竹中年”。“陶”为谓语动词，意为“陶情”。

    结合迦陵所处的特殊的历史背景，作者在此处藏有深意。“江山”虚为曲名，实为疆土之意。“曲有误，周郎顾”，并非是音律有“误”，而实为神州陆沉，朝廷改朝换代，此为一大“误”。

    迦陵的双重性格也比较鲜明。一方面，其内心深处既不希望似吴伟业那样做贰臣，也有企望为清廷服务的侥幸期许。然心有顾忌，在作品中自然会表白一番。另一方面，他却又玩世不恭，纵情声色。

    第五句，“黄绢妇”即“黄绢幼妇，外孙齑臼”的简称。实为“绝妙好辞”。“清班”系“清贵的官班”的简称，多指文学侍从一类臣子。“鬰（郁）轮袍”指古曲名，又曰杂剧名，相传为唐朝王维所作。明朝冯梦龙编《古今小说》有言：“柳七即柳永，《忆秦娥》、《菩萨蛮》，王维有《鬰轮袍》，这都是词名，又谓之诗馀，唐之名妓多歌之。”明末沈泰所编《盛明杂剧》载有明清戏剧史上著名杂剧大家王衡撰《鬰轮袍》，其正目曰：“乔秀才两番错认，哑文字四面受攻，王摩诘腌臜学士，韩持国自在三公。”

    “名士”与“清班”对仗，均指词人。“黄绢妇”与“鬰轮袍”对仗，前者为褒义，后者为贬义。该句有以色相媚人，而不以艺术取长之意，隐喻迦陵与优伶的异常关系。点校者应将“黄绢妇”与“鬰轮袍”均标书名号，以示与其他名词区别。

    第六句之“柳”，指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典出自南宋叶梦得撰《避暑录话》（二卷）：“尝见一西夏归明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其传之广也。’”“扇面”指中国古典名剧《桃花扇》。“桃”本指东晋王献之爱妾桃叶。桃叶、桃根姐妹是历史上知名的美女，王献之作有《桃叶歌》。在此，作者借用桃叶来喻指李香君的反抗。柳、桃二字均应标横（竖）线。

    第七句之“壮悔”，指中国古典名剧《桃花扇》的主人公、明末清初文学家侯方域。壮悔堂为侯方域壮年著书之所，其文集即颜之《壮悔堂文集》。“园馆”指如皋冒襄诗情画意之园林建筑水绘园和深翠山房。“壮悔”为人名，其下亦应标横（竖）线。

    最后一句，点校者将“东林”和“湖海楼”均标上横（竖）线，似视东林为“东林党”或“东林寺”；误将“湖海楼”按字面意思理解为建筑物。“湖海楼”实系以迦陵《湖海楼词》而暗指作者，“词人”泛指舞文弄墨的文人。

    笔者认为，“东林”非指东林党，实为“竹林”之意，暗指避开官场的隐居生活。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七人的政治态度不尽相同，山涛、王戎侮食自矜，曲学阿世，后趋附于司马昭集团。其他五人均反对礼法和名教，誓不入仕。东林之所以指“竹林”，从杜甫《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聊示此诗》云：“东林竹影薄，腊月更须栽”可证。因为如果认定是东林党，则与下句文意不相连属，不能贯通作者对迦陵的称扬。

    此说如成立，作者为何不直接用“竹林”，却偏偏以“东林”曲笔，回避“竹林”？其缘由似可从迦陵的复杂身世上找到答案。迦陵的先祖本与明末东林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年东林党人受阉党迫害，虽身在江湖，却心存魏阙。然而，江山易主，物是人非。迦陵所处的时代背景远比明末的东林党人要复杂得多。面对清人的高压统治，已然消亡了的东林党人的后裔因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精神上无所寄托，多采取与当局不合作的态度，不再关心时局，这与其东林党前辈的做法不啻有霄壤之别，故以“竹林”的含意指代。

    “东林意”表面上指东林党，实际却指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精神”，蔑视官爵、礼法，采取狂放、简傲的处世态度。迦陵的身世和处世哲学与阮籍、嵇康又何其相似，故阮元诗的结言颂其“湖海楼原百尺高”，所表达的“竹林精神”，也就顺理成章了。诗的首尾因“湖海豪气”之典遥相呼应。“湖海楼”是作品集，应加书名号，而不应标横（竖）线。“东林”如非指东林党或东林寺，就不宜标横（竖）线。

需要指出的是，《揅经室集》一书中出现的标点问题，只是古籍整理工作中之管中窥豹。一首112字的七言长律，误标、漏标之处竟达14处之多。令人遗憾的是，从1993年5月该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至2006年原封不动地第2次印刷，历时13载，竟从未见有指摘者，这是极为不正常的现象。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中写道：“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此话无情地击中了当前古籍标校的要害，值得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为之三复斯言，敲响警钟！到了该做点有利于保存古籍庐山真面的时候了。 

                （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15日）

